
王胜组织文化学习老友聚会，我特别高兴，也很期待。我发现特别高兴并期待的不止我一

个，大家都是一样，都在群里兴奋不已，还都纷纷写了回忆文字。刚刚又看到钟文庆的回

忆，写的真好，非常简洁明快。他直接点人名出来回忆一番，看起来比较简单，我也试试

这样回忆几个人的片段。因为借用了文庆体，所以就从他开始吧。 

钟文庆是一个神人，笔头了得。我那时做北美行杂志社长。审稿时看到了署名吴情的小

说。我一看这口感太好了，赶紧问主编，才知道这是钟文庆。当时感觉挺意外的，这可没

想到，印象中他不是能说会道，口若悬河的人，可看文字，的确是笔若悬河之人。 

钟文庆最大的特点是能编，硬编。能像魔术师一样，空手空中呼噜一把，摇晃一下，一松

手飞出来一个鸽子。他的故事虚构得上天入地的，却又那么地合情入理。他文字流畅，意

流清奇，能够拨弄你的思绪跳舞。我问总编，他多长时间写一篇文字，她说看心情，如果

我需要，他坐下一气呵成，用不了多长时间，哇塞，这就是天才。 

再说说王胜吧。我是在一个朋友聚会上认识王胜的。他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让你在和他

说话的时候感觉特别轻松。他经常以一种贬低自己的方式进行说话，但却能够时时引导你

的思路去到他的方向。第一次见面他就让我加入文化学社，我说我不是文化人。他就调侃

说自己老粗一个，形象文采都离文化人更远，他都不惧，我更不该怕。 

王胜总有很多开脑洞的鬼点子。他刚上任文化学社社长的时候，在鳄鱼公园搞了一次中秋

赏月聚会。为了吸引眼球，他别出心裁，出了一个有奖征对联，奖金 5000 美金，引起小

轰动。我纳闷他上哪里搞这 5000 美金，他说你根本不用有钱，这是个绝对，几百年都没

人能对，所以你放心，我就是制造一个轰动效应。只要大家议论，影响就有了：影响有

了，人就来了。他出的对子是 “明月照纱窗，个个孔明逐格亮” ，查了一下，果然是清朝

就有的，没人破解的老对子。 

王胜只做一任社长，可他对文化学社及北美行杂志的影响一直延续。直到 30 年后的今

天，也是他出面做东让我们这些老朋友聚会在一起。他似乎也在这么多年里蜕变得有点文

化人的模样了。 

再说吴迪。在我任文化学社和北美行杂志社长期间，吴迪是北美行杂志的主编。她聪明能

干，做事认真负责。一个杂志，能够有这样的主编是杂志的福气。她的联系能力，沟通能

力，协调能力非常强。所以她做主编的时候，编辑部成员都能发挥自己的功能作用，整个

编辑部效率都比较高。她善于和作者保持紧密联系，啥时候都不缺稿件，反而是经常要费

尽心思把更多的内容排进有限的版面中去。排版的设计也很上心，善于用最简单的办法排

出最醒目的版面。在她的带领和编辑部共同努力下，我们那届编委会出的北美行杂志超额

出版，扩大发行，质量上乘，影响力显著扩大。 



再说一下范瑞平。我加入文化学社后，发现了北美行杂志，很感兴趣，感觉里面的文章都

非常有意思。有一天看见一个评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文章，立刻把我吸引住。记得福山

说冷战结束标志着人类意识形态斗争的终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结合市场经济将成为人类

政府的“最终形式”。这个理论当时热络流行，也很让人舒服，我也为自己生活在了一个是

非明确的时代感到轻松。可是这篇评论福山的文章却抚大师逆鳞，说一套自己开发的理

论，有点意思。见到范瑞平本尊，果然气度不凡，一撮黑黑的八撇胡一下子抓住你的注意

力。冷眼以为是李大钊，削一削面庞和鲁迅也差不多。看样子思想敏锐，笔锋犀利的人都

是这做派，顿感此人前途不可限量。范瑞平非常关心北美行杂志的成长和前途，是杂志股

份化的坚定支持者。他对杂志前途的评价犹言在耳，这些将来再行文叙说。历史的发展使

得福山尴尬，他在 2022 年终于表示“历史终结论”本身可能面临终结。到最后，和福山这

局，范瑞平还真赢了。 

再说一下何志工。何志工是文化学社元老中的元老。是文化人中的文化人。在我眼中如泰

山北斗，只能仰望，不敢平视。也因如此，和他交流沟通不多。虽然交流不多，但他对我

的影响一下子就是 24 年。这时间是这么算的，1996 年他做了一个文化沙龙的讲座，讲

美国的民主政治。一般这类话题不在我兴趣之内，但因为时任社长，总是要去捧场，就去

了。结果他的讲座还真把我绕进去了。他讲了民主共和两党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和博弈，

讲了美国政治对我们切身利益的影响，最后的结论是，为了我们华人的利益，我们应该支

持民主党。他的讲座开启了我对美国政治的思考，他的理论也对我产生了影响，以至于等

我有了投票权，我一直是投民主党的票，直到 2020 年，才改投共和党。也就是说何志工

影响了我 24 年. 

文化学社有很多踏踏实实工作的人，刘金星就是一个，典型的老黄牛。无论交给他什么工

作，他只要答应，就会 100%认真地的给你完成。如果他觉得不把握，他会第一时间告诉

你，从来不会让你措手不及，产生意外。这样的人是做成任何一项事业所需要的基础，是

任何想成事组织的宝贵财富。说到这，我突然有些伤感，刘金星已经过世多年了。看到其

他人的回忆中历数了很多我们熟知的朋友过世，不禁对岁月感叹。这更显这次聚会的重

要，真要谢谢王胜及几位聚会的倡议者。 

写写有点收不住笔了，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出现在眼前。值得回忆的人太多，岁月留下的记

忆也非常丰富，一下子也写不过来。我这非文人的拙笔太慢，加上原本在沈阳的日程被天

津聚会生生插入 3 天，搞得这几天非常紧张，也没有时间。不过心被搅动了，手就停不

下来，坚持写到最后一刻，其余的我们见面再聊。 

 


